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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構形式方面完全不同 ， 因 此對《文選》在「卸 的文體定義方面
很難確定。事實干 ， 分析「秋風辭」的艾體 ， 其i漢代時期「楚歌」
的一種特別形 r 楚歌」來自《楚辭}的〈九歌) ，雖然在文體
結構方面具有不同的形式 ， 但是多半的作口 ， 包括(秋風辭〉在內，
其多半的結構為兩組三音節的字，而中間2 「兮」字作為停頓的符
亨 ， 即 000兮000 。像這一類的作品，法國漢學家 J ean-Pierre

eny 稱作「哀情的即興詩 J ( improvisation 

說 r 當詩人處在一個悲劇性或是令人感動的J1f牡廿?…!?h;泣74斗肯一i
減輕這種傷感所帶來的壓迫感‘詩人以歌唱 ， 有臨吹奏樂器 ， 或是
邀請親密的朋友作陪 ， 在這情況下 ， 這拍即興詣的作品'較不注重
文學的形式，而以詩歌或是音樂表達的趣味和習慣為主 。 J 37 

我在另外一旁專門討論漢武帝詩歌的長篇論文中 ， 曾詳細討論
漢代王室最喜主 楚歌」一類的詩歌體 ， 而( f*M辭 〉 中所包括的
詩歌體的基本結構正是最佳的例證。像哼一顯的詩歌體裁 還有
數篇歷來歸之於平武帝劉徹的作品 ， 主中2括〈瓢子歌〉、(天馬
歌)一類的作品 我雖然很懷疑這些作品的真偽性，但是在目前的
情況下，我並不願意排除(秋風辭〉是漢武帝的文學作品，不過必
須注意的一點，就是漢武帝的(秋風辭〉雖欽具有一些文字上和詮
釋方面的問題，但是這首詩歌也同時具有文主、上一定的價值 。

iiiff11:;trzt?ffJfrI句頁 71 。
… I' V 心.) J C L I a S S J q ue e n Ch i n e ( Le i CI e n : 8ri 11 , 1968) , Pp . 44-45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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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ess ， l994) ， ppLiflO州 China (Seattle: U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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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人何世而弗新，世何人之能故」
一一魏晉南北朝辭賦中的生命主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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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夫死生是得失之大者 ， 故樂莫甚焉 ， 哀莫深焉 J 1 。作為人生

之大得大失的生生死死 ， 是一種無法避免的自然規律 ， 它不依人的

意志為轉移 ， 不因人們悅生惡死的樂甚 、 哀深之情而改變。人的生

命只有一次 ， 凡人皆固有一死 ， 死是一切生命的最後歸宿。因此 ，

對於生與死的關切是人所共通的情緒 ， 對於人生道路 、 生命意義的

思索探尋，既伴隨著每個生命個體的人生全程 ， 同時也成為被稱為

「人學」之文學的普遍動機和終極主題。

本文擬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辭賦為基本對象，從辭賦家的生死

觀念及其形成的時空因素 、 辭賦作品的生命主題分析、生命主題辭

賦作品的藝術成就及其思想認識價值之評價等方面，對古代辭賦中

的這一現象試作初步探討 。

在魏晉南北朝以前的辭賦史上，先是戰國 期，當蘇秦、張儀

l 陸機﹒ (大 暮賦 〉

15 



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

之輩朝秦暮楚 、 在中原諸國間四處奔走之時，屈原等楚辭作家便在
自己「深固難徙」的故國家園，以畢生的心力和深摯的情感創作了
辭賦史上第一批反映生死之恩的抒情篇章。

最先以「賦」名篇的苟況，在其(賦篇〉裡多處談到過生死問
題。他深知「死之為道，一而不可得再復也 J 2 '并從「比干見剖，
孔子拘匡」的慘痛歷史事實和當時「仁人組約，暴人衍矣」的現實
分析中，看到了「忠臣危殆'議人服矣 J 3的現象 ， 表現了對士人生
死的憂慮。

早於苟況而直接在辭賦作品中突出地表現生命主題的重要辭
賦家則是屈原。屈原在〈九章﹒橘頌〉中 ， 借這「受命不遷生南國 l
的后皇嘉樹，申明自己「獨立不遷」 、 「蘇世獨立」的幼志初衷 J
以熱烈的語言讚美那「綠葉素榮、紛其可喜」的青春生命，揭開了
他悲劇性一生的序幕。在〈離騷〉中 ， 詩人先寫他怎樣生，中間寫
他怎樣改致以求 、 上下求索 ， 最後寫他將怎樣死 r 既莫足與為美
政兮，吾將從彭成之所居」。對於生死意義的探索 ， 生與死的情戚
糾結 ， 正是這首長詩的基本主題和基本線索。屈原睹「草本之零主 i
而嘆「美人之遲暮 J 由春秋代序而感老之將至，但他並沒有因ti
而陷入無以自抑的悲哀。對死亡將臨的恐懼感，從反面促使屈原緊
緊地把握生命的過程。「朝學慨之木蘭兮，夕攬洲之宿莽 J r 朝
發韌于蒼梧兮，夕余至乎縣園 J ' <離騷〉中屢屢出現的這種「朝. . .
才 」式句式，正表現著屈原不屈的生命意識。這種抓緊「朝夕』
﹒繼以日夜」的積極精神 ， 正是屈原生命和詩思中的寶貴成果之J 。
于鬥徹底失敗 理想無情破滅後 ， 既不願意遠逝自適也絕不可能
與那些無恥「黨人」同流合污的詩人不得不思考自己的人生歸宿
時 ， 他一次叉一次地面對茫茫宇宙、黑暗現實發出質問和懷疑， 一
次文一次地直陳「死志 J r 亦余心之所善兮，雖九死其猶未悔 J

2 (苟子) • ( 禮論 ) 、 ( 賦篇 )

J (苟子}﹒(禮論)、(賦篇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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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伏清白以死直兮，固前聖之所厚 ! J 在對死亡的反復詠嘆與痛苦

抉擇中 ， 屈原沒有表現出生命消滅的悲哀，也沒有表現莊周式等齊

生死的超脫和淡漠。屈原最終以一個詩人的痛苦情感和哲人的理性

理智作出了對死亡的主動抉擇。他詠唱著「定心廣志，余何畏懼兮 J ' 

「知死不可讓，願勿愛兮 J ( (九章 ﹒ 懷沙) )的絕命詩辭 r 不

畢辭而赴淵 J ( (惜往日) ) ， 無所畏懼地走向死亡，圓滿地完成

了他對生死問題的全部思考和詩意表現。在中國古代辭賦史、文學

史上留下了一個震撼千古的人生悲劇 ， 同時也樹起了一座後世文人

幾無企及的生命豐碑。

屈原之後 ， 漢代賦家的生命之思 ' 幾乎皆圍繞賢人失志 、 文士

不遇這一中心而發。

淵源於先秦儒家積極入世從政的思想傳統和欣逢大一統漢家

皇朝盛世的自豪心理 ， 包括辭賦作者在內的漢代士人普遍具有為官

入仕、立事立功的人生意識和理想願望。可是，大一統漢帝國的專

制之朝，與諸侯將相爭相養士 、 招攬人才的戰國乃至劉 、 項相爭的

楚漢之際「時異事異 J (東方朔〈答客難> )。在所謂「聖帝流德，

諸侯賓服，天下和平」的社會環境裡，兩漢賦家雖普遍涉足官場 、

盤桓仕路 ， 但大都「官不過待郎 ， 位不過執戰 J 地位卑下，不受

重用;有的還因說被貶 ， 或遇禍繫獄，故頗多「為官拓落」之感 。

從賈誼〈弔屈原賦〉 、 揚雄〈反離騷〉、班彪(悼騷賦〉、梁辣《↑卓

離騷〉等弔屈悼騷之賦 ， 到載於王逸《楚辭章句〉中的賈誼〈惜誓〉 、

東方朔〈七謙〉 、 莊忌(哀時命〉 、 王褒〈九懷〉、劉向〈九嘆〉

王逸〈九思〉等擬騷之作，以及董仲舒〈士不遇〉、司馬遷〈悲士

不遇〉 、劉歡(遂初〉 、 班彪< :j七征〉 、 崔畫畫〈慰志〉 、馮衍〈顯

志〉、張衡〈歸回〉 、 趙壹(刺世疾邪〉等抒情賦篇 ， 或借追憫屈

原以自喻，或直接抒寫自身不遇情懷 ， 皆發出了「逢時不祥」、「生

不遇時」的呼喊 : 悲哀幽怨之音不絕于耳 ， 士不遇悲歌綿互不息 4 。

4 參見拙文. ( 文士的不過與文學中的士不過主題 ) .載 〈 湖北大學學報 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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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抒寫不遇之情的賦篇裡'漢代賦家宣洩了他們最為強烈的反

;話:;ZZZJZJZ2?;LTT;;:tZZ詰
屈原那樣「知死勿讓」的執著，而是在作了種種設想後回車復路，
反諸自身尋找心理的平衡和精神上的解脫。他們或「感今思古」
將「情偽萬方」的現實與理想的上古之世作縱向比較，讓不屈的心
f飛向「盛隆」的「三代」 去領略那「躬尊賢而下士」的賢君「嘉
叫 J (劉散(遂初賦> )他們或嚮往自然寧靜的山野、田園 r 牽
妻子而耕耘兮 J (馮的〈顯志賦> ) , r 追漁父以同嬉 J (張衡〈歸
田賦〉 )L或想像那令人神往的蓬萊仙境 r 登蓬萊而容與 J r 留
瀛洲而采亡 J (張衡〈思玄賦> )他們也還有過或「返身于素業」
(董仲舒〈士不遇賦> ) ，或「默然獨守吾 《女玄) J (揚雄〈解
嘲> ) ，或「聊朝隱乎柱史 J (張衡(應間> )的人生策略。但是，
已經失去的上古三代，虛無飄渺的神仙世界，寂寞難耐的田野、學
海，都無法安慰他們受到傷害的靈魂。出於現實的考慮，漢賦家通
過對功名富貴與自身生命孰輕孰童的理智分析，從幻想轉入理性的
自慰 r 彼一時也，此一時也 ， 豈可同哉?使蘇秦、張儀與僕并生
于今之世 j 會不得掌故，安敢望常侍郎乎 J ? (東方朔〈答客難>) , 

「存炎者滅，隆隆者絕 . . . . . . 位極者宗危，自守者全身 J (揚雄〈解
嘲> )。時異事殊，當今之士不必像蘇秦、張儀那樣在仕途上+只
經營 也不值得為仕途不遇難過，其質官可以不作 官當大 7 主主
保宗族和自身的安全。東方朔、揚雄及班固( <答賓戲> )、張衡
( <應間> )、蔡區( <釋誨> )等賦家皆如此「設疑以自通 J (蔡
區〈釋誨序> )他們於是心平氣和了，甚至還覺得屈原的固執的
不可理喻乃至可笑 r 君子得時則大行，不得時則龍蛇。遇不遇命
也，何必湛身哉 J (揚雄〈反離騷序> )。

漢代賦家就是在這樣不斷對自我理性否定的過程中，不斷豐富
著他們的生命意誠，最終在生存與死亡這個終極的人生問題也找到

1988 年，第 4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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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他們頗其特色的解釋 r 乘流則逝兮，得抵則止。縱軀委命兮，

不私與己。其生兮若浮，其死兮若休。滄乎若深泉之靜，泛乎若不

繫之舟。不以生故自寶兮，養空而浮;德人無累，知命不憂 。 J (賈

誼〈鵬鳥賦> ) ; r 聊優游以永日兮，守性命以盡齒 J (崔擎〈慰

志賦) ) ; r 死為休息 ， 生為役勞。冬冰之凝，何如春水之消?榮

位在身，不亦輕于塵毛 J (張衡〈骷髏賦> ) ; r 河清不可俟，人

命不可延. . . ...且各守爾分，勿復空馳驅。哀哉復哀哉，此命矣夫」

(趙壹(刺世疾邪賦> )。這就是賈誼、崔蒙、張衡、趙壹等人所

代表的漢賦家的人生哲學和死亡理論。生與死這樣一個人生的重大

問題，在他們的哲學中淡化成了不屑介意的「細故蒂芥」。在這種

人生理論的化解下、任自然的思想作指導，或是依儒家用行舍藏、

生死有命、富貴在天的理論為原則，最終幾乎都達到了消融痛苦、

平衡心理的理論目的。

既與屈原的執著不悔、知死勿讓不同，叉與漢人的「知命不憂」

人生哲學相異，魏晉南北朝辭賦作品中的生命主題，在戰爭頻繁、

社會動亂，一般文士與普通人民大規模非自然死亡的生存環境和道

教、佛教流行的思想氛圍中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階段。彌散在

此期辭賦中的，是一種相當普遍而叉異常沉重的時光飄忽、生命無

常 、 死亡淒慘的人生情緒。

先是漢末建安年間至曹魏正始、魏晉易代之際，三曹、七子及

竹林七賢中的辭賦作者們，面對「野蕭條而極望，曠千里而無人」

(曹植(九愁賦> )的社會災難和「親故多罹其災 J (曹丕〈與吳

質書> ) 、 「艾士少有全者 J ( (晉書 ﹒ 阮籍傳) )的人世禍患，

有感而發，創作了許多傷亡悼死的辭賦。他們或思朋友之沒，或悼

族弟之夭，或痛「中蕩之愛子 J (曹植〈慰子賦) ) ，或傷宗臣遭

暴疾而亡，或哀舊交早喪而「敘其妻子悲苦之情 J( 曹丕(寡婦賦)) , 

或身處孤危因弔夷、齊之「甘死而采薇 J (阮籍(首陽山賦>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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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借鳥獸之事而喻自身安危，或擬骷髏之辭而寫死後情狀，舉凡
Z2:17亡故 萬物的衰落變化 都能引發賦家們的身世之感

建安曹魏賦家，將目睹親友夭故、百物衰亡而引起的生命短←
人生如露的情緒 與自己傷時憂世 功業難成的苦悶 r 常恐』謗
遇禍」的「憂生之唾 J 5交織在一起，既具有真情實感、切身體驗，
叉具有典型的現實意義。它們不同於漢末《古詩十九首〉秉燭夜遊、

2:;25;ffJZZZZZ?人命危淺 風衰俗怨的社會
西晉的統一，曾使社會出現了短暫的安定，也給文人帶來過希

望。但好景不長，至晉惠帝永平、元康( 291 )以后，八王之亂就
發生了，隨之艾是北方流民的起義和少數民族的戰亂。廣大人民和
許多文士叉在一連串的內 、外矛盾爭鬥中遭禍遇害，如張華 、潘岳、
陸機、陸雲等著名作家都遭到了殺身之禍。所以，在他們的辭賦中
文看到了憂生之嘆。而身歷仕路坎呵、親友多故之不幸乃或國破家
亡之痛苦的傑出賦家潘岳和陸機，則各以其特別的人生感悟和長於
哀傷之情的藝術才華，創作了許多表現生命主題的感時、嘆逝、一
亡之賦，在魏晉以來的辭賦苑園裡 構築起各自的悲情世界 將:
代賦主上的生命主題文學推向了繼建安以後的叉一個高峰 。

l 自中朝貴玄，江左稱盛，因淡餘氣，流成文體 J r 詩必柱
下之站歸，賦乃漆國之義就 J (劉懿《文心雕龍 時序) )。的確 ，
偏安江南的東晉士大夫喜談玄虛、遊賞山水，詩賦都有比較濃厚的
老莊思想 。 故郭璞〈客傲〉、華方生(懷春賦> ' (秋夜賦〉和陶
淵明(歸去來兮辭〉乃至(感士不過賦〉諸作中;雖慷慨不平之音
未絕，但最終都描繪了一種「寧固窮以濟意，不委曲而累己」和「聊

32JTZZZ;222: 的人生態度 表現了東晉士人在理

5 蕭統， {文選} ，卷二三，阮籍(詠償詩)李善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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陶淵明以後，隨著佛教的興盛和享受山水聲色之美的流行，自

漢末魏晉以來沉重的人生無常、生命短促的感嘆減弱了。但音宋之

際傅亮( <感物賦> )、謝靈連( <感時賦〉、〈傷己賦> )和劉

宋傑出賦家鮑照( <蕪城賦〉 、〈游思賦〉、 〈傷逝賦〉 、 (野鶴

賦> )等在賦中反映的人生無常情緒仍相當強烈。而歷經宋、齊、

梁三代的江淹'入梁前賦作繼承鮑照慷慨悲涼風格，以〈恨賦〉

〈去故鄉賦〉 、 〈哀千里賦〉、〈泣賦〉 、(待罪江南思北歸賦 〉 、

〈別賦〉 、 〈傷友人賦〉 、 (傷愛子賦〉等一系列以「恨」為中心

的賦篇，將人生悲愁怨恨泣別哀傷等種種情緒盡情抒洩。一篇慷慨

淒絕的〈恨賦> '一聲「自古皆有死，莫不飲而吞聲」的呼喊，千

百年來，更令人魂動心驚!

北朝賦家不多，但生死之思這一人所共有的情緒也不可避免地

在辭賦創作中表現出來。除顏之推那篇幾與庚信〈哀江南賦〉齊名

的(觀我生賦)外;平生蕭瑟的庚子山，將其離鄉背井的身世命運

與故國家園的存亡興廢結合在一起，寫出了一篇篇撼動人心的暮年

賦篇。晚年的庚信「心則歷陵枯木，發則推陽亂絲 J ( <小園賦> ) ; 

「顧庭魄而嘆 J r 桂何事而銷亡，桐何為而半死 J ( <枯樹賦> ) 

失聲而呼「人生幾何，百憂俱至」、「千悲萬恨，何可勝言 J ( <傷

心賦> ) ?將半生蕭瑟、 一腔悲怨和盤托出，在魏晉南北朝辭賦史

上，最後一個就人皆關切的生死問題，畫上了一個叉一個難以索解

的問號。

文學作品中的生命主題，根源於人類存亡的真質性存在 。 但是，

人們在面臨生死之界或目睹他人死亡之時所引起的思想活動與感

情變化叉往往十分豐富複雜。文學作品對生命主題的表現，也會因

創作主體生存時空及主觀感受等諸多差異而呈顯出不章相同的風

格狀貌。這裡，我們將對魏晉南北朝辭賦中的生命主題作一概括性

的分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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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傷夭悼亡

悼亡傷天，乃人類之常情。然悼亡與傷天，無論是傷悼對象還
是傷悼主體的傷悼情緒，都有所不同。中國古代文學傳統中的 r t!i! 
亡 J 通常是指丈夫對亡妻的悼念 而兼及妻子悼念亡夫和一般f
悼念成年親友故舊的死亡。「傷天 J 則是對幼年或少壯之年而死
之非自然老死現象的傷悼。早在{詩經}的時代，就產生了如《唐
風 ﹒ 葛生〉這樣「最古的一篇夫婦之間悼亡的詩 J 6 .這是妻子悼念
她死亡的了丈夫 。 至漢武帝劉徹 〈悼李夫人賦 > .才有了辭賦史上
第一篇悼亡賦。然而這類作品在兩漢並不多見。進入魏晉以弓. 1* 
隨著當時人民大量非自然死亡而興的悼念親人故舊的悼亡5天;
賦相尋而作。翻開魏晉南北朝賦家的文集及陳元龍〈歷代賦匯〉外
集卷十九至二十的「人事」類，我們見到的是一篇篇題為〈傷天〉
(楊修、王漿) • <↑卓天> (曹丕) • <寡婦 > (曹丕、王策 、 潘
岳) • <傷魂 > (曹電) • <思友> (王漿) • < 慰子> (曹植) • 

〈 思當 > (向秀) . <懷舊) 、〈悼亡)、〈哀永逝 ) 、 〈傷弱子〉
(潘岳) • < 思親〉、〈恩恩 〉 、 〈嘆逝> (陸機) • <傷逝 > (鮑
照) • <傷美人之(沈約) • <傷友人 〉 、 〈傷愛子> (江淹) • 

〈傷往> (蕭子氾) • <傷心> (庚信)的辭賦作品，在古代賦史
r成了一條貫穿于魏晉南北朝近百四年歷史的傷天悼亡賦系

目睹親聞廣大人民和親友一個個因種種非正常原因而死或少
壯之年就短折天蕩的死亡情景，魏晉六朝賦家不僅「痛人亡而物
存 J 傷「逝者之日遠 J (曹植(慰子賦> )怨「皇天之賦命，
實浩蕩而不均 J (王漿〈傷天賦> ) :更重要的是使他們觸景傷惰 ，
因人及己，聯想到人生易老 、 生命題暫的自身A運，產生出強烈的
憂生情緒。如西晉著名賦家陸機，年方四十就遭遇了「懿親戚屬'
亡多存寡，呢交密友，亦不半在」的一連串巨大不幸。哀思至極的

6 陳 子展. (國風選擇) (古典文學出版社. 1957 ) .頁 246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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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，感親友之凋落 r 觸萬類以生悲 J r 嘆同節而異時 J r 磋

人生之短期 J 一首嘆逝傷往的〈嘆逝賦) .唱出了一曲「哀極而

傷 J7的人生哀歌。與陸機齊名的潘岳，素以善為哀逝悼亡之文著稱。

他經歷坎呵，中年失子喪妻，親朋好友早喪夭亡之事頻繁，故對喪

亡哀傷之情有獨特的體認。其友任子成「弱冠而終 J 潘岳為子成

之妻「敘其孤寡之心」而為著名的〈寡婦賦)岳父楊君「不幸短

命，父子凋琪 J 潘岳叉慨然而作〈懷舊賦)其妻薄命早亡，他

先寫有(哀永逝文〉、(悼亡詩〉和〈悼亡賦〉諸作，寫物在人亡，

人去室空之情之景，一唱三嘆，令人感慨至深。而自此之后 r 潘

岳」幾乎成了「悼亡」的同位語 r 潘安仁之悼亡 J 8' 乃成為後世

悼亡作品經久不易的典範。

當然不止是潘岳、陸機，上列王藥、曹丕、曹植、鮑照、庚信

等人的傷夭悼亡賦，或傷故友之亡，或悼親人之喪，大都懷人傷己，

情真語致。即便是那些代寡婦立言的(寡婦賦) .也往往能將「在

孤寡兮常悲」的寡婦哀情，放到「惟生民兮艱危 J (曹丕〈寡婦賦) ) 

的社會背景中予以抒寫，從而既表現了未亡人「心存目想」的深長

思念，同時也寄寓了賦家自己「何痛如之 J (潘岳〈寡婦賦) )的

內心痛苦。

(二)感時傷嘆

在中國古代文化傳統中 r 感時」與「傷逝」總是聯繫在一起

的。文士的傷逝情緒和恐懼感，在很多情況下是來自時間的流逝消

失。孔子臨川而嘆「逝 J 質際上即是臨川而嘆「時 J r 言凡時

7 祝堯{古賦辯體 ﹒嘆逝賦 〉題註: r 凡哀怨之文易以動人，六朝人尤喜作之 。 ... ... 

然此作雖未能止乎禮義而發乎惰，猶于變風之義有取焉 。 但古人情得真理，和

平中正，故哀而不傷，怨而不怒 。 后人情流于欲，淫邪偏岩，故哀極而傷，怨

極而怒 ﹒ 此賦與江文通 ( 恨賦 〉 同 一哀傷，而此賦尤動人 」

8 (皮子山集}卷一六(周趙國公夫人吃豆陸氏墓志銘: r 孫子荊之傷逝，

怨起秋風，潘安仁之悼亡，悲深長筆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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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往者如此川之流，夫不以晝夜而有捨止也 J 9 。因此，在中國人
的意識裡'時間的流動就意味著生命的消逝，時間意識便是一種生
命意識。所謂「歲月不居，時節如流 J 10 。

古代辭賦史上，屈原是最早表現感時嘆逝這一生命主題的作
家。他從「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與秋其代序 J ( (離騷> )的時間
流逝中，生發出「惟草木之零落，恐美人之遲暮」的生命憂患，從
而激勵自己以抓緊「朝」 、 「夕」的時間意識，在短暫的人生旅程
上辛勤求索。魏晉賦家，對於時間遷逝的感受十分強烈 r 感時」
「嘆逝」之賦亦頗為繁多，然其感情指向卻與屈原的反思進取不同，
大多由時光流逝之憂而引發歲月不居的人生恐懼。他們或睹中庭諸
蕪「涉炎夏而既盛，迄凜秋而將衰 J 從而慨嘆「豈在斯之獨然，
信人物其有之 J (曹丕〈感物賦> )或目「春日之微霜 J 而「念
人生之不水 J (曹植〈節游賦> )或由「寒與暑其代謝兮 J 而
唾「年冉冉其將老 J (陸雲〈歲暮賦> )或「悲晨曦之易夕，感
人生之長勤 J 傷「同一盡于百年，何歡寡而秋殷 J (陶淵明〈閑
情賦> )或因「頹年致悲，時懼其速 J (謝靈孟(感時賦序> ) , 

或嘆「昔年種柳，依依漢南，今看搖落，淒愴江潭，樹猶如此，人
何以堪 J (庚信〈枯樹賦> )凡天地日月 、山泉流水 、 四時草木
2:;?變遷流動特性的意象 無不牽動賦家「逝者如斯夫」的

在永恆無限的宇宙時空面前，賦家的人生恐懼尤為深重。且一
陸機為例。不必說{陸機集}中 有專以「感時 「嘆逝」為正
的著名賦篇，悲呼「川閱水以成川，水滔滔而日度J 世閱人而為世，
人冉冉而行暮。人何世而弗新，世何人之能故?野每春其必華，草
無朝而遺露 J ( <嘆逝賦> )因川逝而嘆時，溶流光於流水，訴
說伴隨天地運流無情法則的人世常新規律。即使在陸機其他懷土思

9 宋郁郁 . {論語正義﹒子罕〉疏. {十三經注疏}本。
10 孔融. ( 論盛孝草書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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親的賦中，如「天步悠長，人道短矣，異途同歸，無早晚矣 J ( <思

親賦> ) , r 夫何天地之遼闊，而人生之不可久長?日引月而并隕'

時維歲而俱喪。諒歲月之揮霍 ， 豈人生之可量。知自壯而得老，體

自老而得亡 J ( <大暮賦> )等傷時嘆逝之辭，亦觸目即是。在陸

機眼裡'天地無窮，人生有限，人之一生實際上就是一個從誕生向

人生終點一時一日、一月一歲地不斷推移的時間過程。時光的流逝，

實則就是死亡的日近。出于這種充滿悲觀虛無意味的時間憂患，我

們不難理解陸機「感時逝而懷悲 J ( <思歸賦> )的人生悲惰。

(三)因物抒慨

「人稟七情，應物斯感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 J 11 。借詠物以

自喻，因動物、植物的死亡衰落而抒發自身的人生感慨，自屈原〈橘

頌〉開其端，東漢趙壹〈窮鳥賦〉承其緒，至魏晉南北朝辭賦家而

集其大成。漢末建安之時，繭衡及王霖等人寫有問題的〈鸚鵡賦) , 

曹植更有〈蟬〉、〈神龜〉、〈離繳雁〉、(白鶴〉、(蝙蝠〉

〈鶴雀)等一系列動物賦;此後尚有阮籍(鳩賦〉、張華〈鵑鵲賦〉、

鮑照(野鵲賦〉、〈鐸鶴賦〉、庚信〈枯樹賦〉等作。曹植〈蟬賦 〉

寫一隻「實滄泊而寡欲」的蟬，周圍布滿黃雀 、膛螂、蜘蛛、 草蟲

等一大群伺機加害的天敵，蟬「免眾難而弗獲」懼「性命之長捐 J

(神龜賦〉寫本壽干歲的神龜，不幸「數日而死，肌肉消盡，唯甲

存焉 J ; <離繳雁賦〉寫遭繳之雁「掛微軀之輕翼，忽頹落而離群 J

(鶴雀賦〉寫雀與兇殘的鶴生死搏鬥以求免其一死 ; 還有阮籍〈鳩

賦〉中「常食以泰稜'後卒為狗所殺」的鳩子，陸雲〈寒蟬賦〉中

「感運悲聲」的寒蟬，庚信(枯樹賦〉中「拔本垂淚，傷根瀝血，

火入空心，膏流斷節」的枯樹，如此等等，無一不是賦家即物即人，

以物自比。這些處境險惡、多遭莫測之禍的動、植物形象，莫不是

賦家艱危險惡的身世經歷和憂讀懼害、怨憤不平心境的象徵。而曹

植因「鵲賦之為禽猛氣，其鬥，終無勝負，期于必死，遂賦之」的

11 劉蟬. (文心雕龍﹒明詩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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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鵲賦 ) ，張華筆下「色淺體陋，不為人用，形微處卑，物莫之害」
的小鳥鵲騁，當然叉是賦家建功立業、捐軀死國的人生理想或遠禍
自全的處世態度的寄托。

(四)丘墓之悲

墳墓是死人的去處，是生者的最後歸宿 r 生存華屋處，零落
歸丘山 J (曹植〈笙復哥 I > ) , r 生矜跡于當世 ， 死同宅乎一丘」
(陸機〈感丘賦) ) 。 而洛陽城東北的芒山(叉稱邱山 、 北山、北
芒 、 北白山等) ， 猶春秋時晉國卿大夫之葬地九原，是漢晉王侯公
卿陸墓群集地 。 王公貴族「 一旦百歲後，相與還北邱 J 12 北臼遂
成為死後去處的代稱 。 故(古詩十九首〉 、 曹植〈送應氏 〉 、陶淵
明 ( 擬古詩〉、張協〈七哀詩 〉 等詩歌均有過對北邱及其墓地的描
寫 。 同樣，在辭賦作品中，北叮常常會引起辭賦家對於人生的感慨，
丘墓之嘆已成為一個引人注意的生命主題原型。陳元龍《歷代賦匯 》
外集卷二十，就收有晉張協〈登北邱賦〉 、 傅威(登芒賦) ，陸機
( 感丘賦〉和〈大暮賦〉等詠嘆丘墓之悲的賦篇 。

賦家登上北郎 ， 目睹丘墓林立，環視四周自然山川之高峻常流，
不禁聯想到人生的艱危短暫 r 何天地之難窮 ， 悼人生之危淺，嘆
白日之西頹兮，哀世路之多華 J (張協賦)。他們「睹墟墓于山梁，
托祟丘以自餒 J r 伊人生之寄世，猶水草乎山河 J r 傷年命之
候忽，怨天步之不幾 J 而「願靈根之晚墜，指歲暮而為期 J (陸
機 ( 感丘賦> ) ， 由墳墓和死者的場景觸發無限的生fr悲感 。 但是
魏晉賦家由近及遠 ， 由個人眼前的悲感聯想到當時晉室之亂和天下
千千萬萬人的不幸，從而使他們的丘暮之嘆，叉具有了一種歷史滄
桑與時代現實之感 r 匪彼生之不長，亦大夫之多殃 J (傅咸賦) , 

「普天壞其弗免，寧吾人之所辭 J (陸機〈感丘賦> ) 。 他們深信 ﹒
走向死亡和墳墓，是普天壤弗免的命運 ， 也是聖賢同悲的常情 r 孔

1 2 陶淵明， ( 擬古詩〉之 四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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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 川以永嘆，趙有感于九原。覽登芒之哀賦，諒聖賢之同情 J 13 

( 五 ) 幽 冥 之情

死亡是一個不可經驗的歷史性過程 ， 死後的情狀更是一個未知

的世界。但戀生懼死的本能 、 關切生死的心理 ， 總驅使人們去想像

那無法親歷和先知的幽冥之境，去探解這一永遠難解之謎。在中國

文化史上 ， 莊子可能是最早試圖解釋這個難題的文學、哲學家 1 4 0 

《莊子 ﹒ 至樂〉篇借骷髏之口，描繪人死後「雖南面王樂不能過」

的「至樂」境界。受其影響 ， 東漢張衡作有〈骷髏賦〉。

魏音以後，賦家亦樂此不疲，繼續在探索和試圖表現這地下陰

間的死後世界。建安時，有曹植的〈骷髏說) 15 仍承莊子、張衡之

說，寫「苦生幸死」之意，以「達幽冥之情 ， 識死生之說」 。 但作

品描繪的是一個「蕭條潛虛、經幽踐阻」的「賽穢之數 J 字裡行

間掩抑不住作者表面豁達而內心卻充滿「哀」、「憨」的情緒 。 曹

植之後，魏晉和晉宋之際艾先後出現了兩篇與曹作思想內容完全不

同的賦作。一篇是西晉呂安的〈骷髏賦> '賦中云:

于 是骷髏蠢如， 精靈感應，若 在 若無 ， 斐然見形，溫色素膚 :

「 昔以無良 ，行違皇乾 ' 來游 此土，天奪我年，令我全膚消

滅 ，白骨 連翩 ，四 肢摧藏 于 草莽 ， 孤魂悲悼乎黃泉。」余乃

感 其 苦酸 ，喝 其 所說。念爾荼毒，形神斷絕 .. 

全然沒有了莊子以來張 、 曹諸賦那種死勝於生的「至樂」描繪，也

沒有了那種對死亡的達觀平淡，而只有死的「苦酸」和對「命不永

13 傅咸 〈 登芒賦: r 趙有感于九原 」。 參見 { 禮記﹒檀 弓}下 r 趙艾子與

叔譽乎九原」

14 莊子之前的孔子，沒有對死后之況的解說 。{ 論語﹒先進 〉 誠 子路問 死， 孔

子答曰 r 未知生，焉知死? J (說苑 ﹒ 辯物 〉 叉載 r 子 頁間孔 子 r 死人

有知無知也? .!I孔子曰﹒ r .. . . .. 死，徐自知之，猶未晚也 。.!I J 

15 曹植， ( 骷髏說: r 雖不標名為賦，而實際上全是賦體 J 說見馬 積高，

{賦史) ，頁 153 、 166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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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」的慨嘆，表明的是對生的留戀和對死的悲怨。

另一篇是晉宋之際顏延之的(行建賦) 16 全賦僅五十六言:

哇我來之云遠，睹行謹于水隅。崩配棺以掩礦，仰枯顯而枕
椅。資砂字以念實，藉水草之道儲。撫躬中涂，太息蘭渚。
行徘徊于水路，時悄愴于川侶。

作者以淒愴不忍的筆調描寫一具餓死於外的無主屍體，情狀十分淒
慘，它表現的是災荒之年民泉因非自然死亡的典型事例。從中我們
;ZT時人民生的艱難和死的淒苦 以及賦家心中生死兩難的

(六)死亡之恨

古往今來，盡管有如屈原、張衡 、 陶淵明等，分別表述過寧死
不悔、生不如死或委之自然等死亡觀念，屈原更以其「知死勿讓」
的氣概主動選擇死亡，自行結束生命;但是，對於一代文一代百千
億萬的普通人來說，死亡仍然是令人難以接受的殘酷事實，死亡尸
留給人生的巨大恨憾是人所共同的。集中表現了這種眾生均有之↑良
的辭賦作品當首推南朝丘淹的傑作〈恨賦)

試望平原，蔓草縈骨，拱木躇魂。人生到此，天道寧論!于
是僕本恨人，心驚不已，直念古者，伏恨而死。

至如泰帝按劍... ...若乃趙王既虜... ...至如李君降北... ...若
夫明妃去時 至乃敬通見抵 及夫中散下獄 或有
孤臣危? 此人但聞悲風泊起，血下沾抖，亦復合酸茹
嘆，銷落〉重況.'. ...無不煙斷火絕，閉骨泉里。

已矣哉!春草暮兮秋風驚，秋風罷兮春草生。綺躍華兮池館
畫，琴瑟減兮丘壟平。自古皆有死，莫不飲恨而吞聲! 一

;一種賦 ) .載嚴可均輯 {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宋丈} 卷 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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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載千年，寫人之生死的詩文辭賦，不知凡幾，但無一如江淹〈恨

賦〉這樣淋漓盡致，令人回腸蕩氣、心驚不己!賦家將歷史上雄威

天下的帝王君主、事功顯赫的武將文臣、傾國傾城的美女乃至孽子、

遷客等諸種不同命運之人的「不稱其情」之死都歸結為「恨 J 反

映了人類愛生恨死的普遍情緒。〈恨賦〉的「伏恨而死 J 叉因其

具有的濃重的歷史感和魏晉六朝普遍憂生暖死的具體現實性而進

到了哲學層次。它啟示人們，死作為對生的否定和生的恨憾，它能

從生的對立的角度肯定生命的寶貴價值，告訴人們更加熱愛生活、

珍情生命，以不倦的追求創造無「恨」的人生。唯其如此， <恨賦〉

與屈原以來許多抒寫生死問題的優秀作品一樣，在哲理與文情的結

合上強化了生的意義，成為魏晉南北朝生命主題之辭賦作品的總結

及其代表，從而為人們歷代所傳誦。

四

魏晉南北朝辭賦中，這種普遍的生命短促、人生無常主題的形

成，首先當然是因為這一時代長期存在的戰亂、動盪、饑荒、瘟疫

種種人為和自然禍害造成的人民大量非自然死亡現象，為身處亂世

的辭賦家們提供了現實題材和激發了他們的創作責任;其次是自身

出處遭遇的坎呵、生存環境的險惡，增重了廣大賦家的「憂生」情

緒;此外，也與社會思想意識形態的變化有重要關係:儒家思想傳

統的動搖，使孔、孟所倡導的那種「殺身成仁」、「捨生取義」的

理性精神減弱。老莊思想、道教的流行和佛教的傳入，叉使當時的

文人們更為關注生死問題和重視自我生命。於是，對人生短暫、光

陰流逝的傷感和對這種傷感的解脫即成為魏晉南北朝文學尤其是

詩、賦的基本情調和主題，自王榮、曹植、潘岳、陸機，到陶淵明、

江淹、庚信等代表作家，概莫能外。

魏晉南北朝不僅成為古代辭賦史上生命主題的高峰時期，而且

也在思想性、藝術性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成就，在中國古代人

生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響和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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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實:;三ZZZ;2?賦家的生命之思皆有感而發，真有客觀的
賦家一方面是有平於所處時代的社會喪亂，人民生命的危殆和

周圍親友故舊夭折喪眠的嚴重死亡現象，而生唾生憂死之情 。 「喪
亂以來，天下城郭丘墟，惟從太僕君宅尚在 J r 悟興廢之無常，
慨然興噢，乃作斯賦 J (曹丕(感物賦序) ) ; r 樂安任子咸 . .. . '. 

不幸弱冠而終。于友既沒，何痛如之!其妻文吾姨也，少喪父母，
迪人而所天叉煩，孤女藐焉始孩。斯亦生民之至艱，而荼毒之極衷
;三ZZZf焉于7;;;2;237月婦〉之賦余遂擬之
再六年唯姑與姐仍見背棄。銜痛萬里哀思戶 :ttL?
歲聿雲暮。感萬物之既改，瞻天地而傷懷，乃作賦以言情焉 J (陸
雲(歲暮賦) ) r 都都大霖，旬有奇日，檬稽沉潭，生民愁痺 。 時
文雅之士，煥然并作 'J (陸雲(愁霖賦) ) ; r 予五福無征，三
靈有譴。至于繼體，多從夭折。二男一女，并得勝衣，金陵喪亂，
相繼亡沒。羈旅關河，、候然白首，苗而不秀，頻有所悲 既傷往
事，追悼前亡，唯覺傷心，遂以〈傷心)為M J (庚信(傷心賦序 ) )。
如此等等，均是有所感而作賦，故其所賦沾切感人。

另一方面是即景生情，睹物輿感 賦家不僅「遵四時以嘆逝
瞻萬物而思紛 L落葉于勁秋，喜柔條于芳春 J (陸機(文賦) ) , 

而且常常是既「感秋華于衰木 J 叉「痺零露于豐草 J (陸機〈嘆
逝賦) ) ，既「盼秋林而情悲 J 叉「游春澤而心思 J (草方生(懷
春賦) ) ，無論秋華秋葉，這是春澤春草，都閃動賦家的人生情
緒。賦家睹物生悲'觸目傷心，乃所謂「方思;殷，何物不感? J 

AZZC?ZZ;JZZJ?于賦) ) , r 測代序而饒感
其次，是表現出強烈的抒情性和濃郁深重的悲哀色彩。

人的情感是豐于雜的。然而，人生最為深摯濃郁的情緒莫過
于生死之間。魏晉八朝，是中國歷史上最具有生命危淺事質和人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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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劇的時期，敏感、脆弱的魏晉文士也真有最為豐富的生命情緒 。

陸機〈大暮賦序〉云 r 夫死生是得失之大者，故樂莫甚焉，哀莫

深焉」。王羲之〈蘭亭集序〉亦稱 r 古人云『死生亦大矣.!I豈

不痛哉! J 劉義慶《世說新語 ﹒ 傷逝篇) ，則專門記載了大量有關

「傷逝」的情事。如說王藥生前好驢鳴，臨其喪之時曹丕與諸同游

就「各作一聲以送之 J 竹林名士王或其子早喪，王「悲不自勝」

並謂山簡曰 r 聖人忘情，最下不及情，情之所鐘，正在我輩! J 

因而，魏晉六朝文學，抒情氣氛空前濃厚;魏晉六朝有代表性的文

學批評家陸機、劉懿，都鮮明地提出了「詩緣情」或「為情而造文」

的主情文學思想、。

此期辭賦，亦不同于先秦儒家的「哀而不傷」和兩漢賦家諷諜

美刺、「知命不憂」的創作態度，而遙承屈原作品「發憤以抒情」

的影響，繼續東漢以來抒情小賦的傳統，將賦家們在魏音南北朝這

一特定歷史條件下有感而興的人生生死之情在辭賦創作中盡情宣

洩出來，從而使這些作品不僅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強烈的抒情性，而

且使這些作品染上了濃濃的悲痛哀傷的感情色彩。從王架(傷夭〉 、

曹丕〈擬寡〉、曹植〈慰子〉、潘岳〈悼亡〉、陸機〈嘆逝〉、鮑

照〈傷逝〉、江淹〈傷愛子〉、到庚信〈傷心) ，賦家「哀皇天之

不惠，抱此哀而何訴 J (王架(傷夭賦) ) , r 歷四時之送感，悲

此歲之己寒 J (陸機〈感時賦) ) , r 嘩行邁之彌留，感時逝而懷

悲 J r 悲緣情以自誘，憂觸物而生端 J (陸機〈恩歸賦) ) , r 觀

尺景以傷悲，撫寸心而淒側 J r [藍余情之屢傷，負大悲之無力」

(陸機(述思賦) ) , r 心惆悵而哀離 J r 結長悲于萬里 J (鮑

照(舞鶴賦) ) , r 日月可銷兮悼不滅，金石可鎳兮念何已 J (江

淹〈傷愛子賦) )。可謂哀極而傷，悲深而痛。十分強烈而突出地

表現了賦家對人生生死的無限悲哀情緒，藝術地再現了當時社會「稱

其材幹，則以危苦為上，賦其聲音，則以悲哀為主，美其感化，則

以垂涕為貴 J (稿康(琴賦) ) , r 楚歌非取樂之方，魯酒無忘憂

之用。追為此賦，聊以記言，不無危苦之辭，唯以悲哀為主 J (庚

信(哀江南賦序) )的審美風尚和辭賦作品以悲為美的美學風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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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次，是情感抒發與理性思素的交匯融合。

面對各種嚴重的死亡情景與死亡現象 魏晉六朝賦家的心情異
常深重 、 苦痛。一處於人性覺醒時代的賦家們並沒有停止在這種幾
乎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生命憂傷之淵裡'他們將發自個體的人生無
常之憂，聯繫著時代現實、民生疾苦或人生意義 生死規律等更具
普遍性的問題一起思考，進行生死反思，去探解主死之謎和尋求淡
;話:23;;LZ?魏晉辭賦的生命主題叉具有一種情感

曹植〈秋思賦〉云 r 松喬難慕兮芸住所妞，長短命兮獨何恕? J 

〈九愁賦〉曰 r 于生期于必死，何自苦以每身?寧作清水之沉泥 ，
不為濁路之飛塵 」前者己對長生不死的神仙世界表示懷疑，後者
更有了在體認「民生必死」這一必然性基礎上對死生價值與方式的
思索。建安賦家這種對必然性的認同和對死亡價值的追求企向，應
話:;丘吉泣ZJZF時行樂高一層次的思想意識
曹植以後，賦家欲從生死憂懼中解脫出來的情緒日趨強烈。魏

晉賦家一面在感傷時兀飄忽 、人生易往， 一面文在力圖從理性世界
中找到一種對生死得失的達觀體認，以解除「心累 J 獲得心靈的
平衡。魏晉之際賦家張華〈觴鵑賦〉 、 〈歸田賦〉諸作中已充溢著
「形微處卑、物莫之害 J 、「砂萬物而遠觀，修自然之通會」的人
生哲理。陸雲作〈過民賦) ，寫「天地不易其樂，萬物不干其心」
的古之逸民 r 欽妙古之達言兮，信懷莊而悅賈 J ; <愁霖賦〉在
嘆「人生之候忽」時，文「妙萬物以達觀 J 陸機專論死亡的〈大
暮賦) ，明確提出以探解生死之理為旨歸 r 使死而有知乎，安知
其不如生?如遂無知耶，叉何生之足戀? J 賦中雖盡情抒寫了「知
自壯而得老，體自老而得亡」的生命憂患，原本卻是在通過「極言
其哀」而達到「終之以達」的目的，從而完成「開夫近俗」的責任。
循著這樣的理性思索，陸機在〈嘆逝賦〉中，將繼綿淒絕的感情抒
寫與清醒理智的議論思考結合在一起，最終將他對人生生死的哀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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悲痛情感導向了一個充滿哲理意味的「達」的高度 r 嬉大暮之同

寐，何矜晚以怨早!指彼日之方除，豈茲情之足攪... ...將頤天地之

大德，遺聖人之洪寶。解心累于末跡，聊優游以娛老 J ( <嘆逝賦)) : 

生命短長雖殊，但大暮同歸，那早夭晚死叉有什麼區別?既知彼日

之死將至，叉何必讓它來攪亂我的心情?自問自答中雖仍有憂傷之

感，但卻很明顯具有理性思考的意味了。「心累」解脫之時，優游

自得的人生就成其為可能。

東晉以來，玄思、佛理向文學創作滲透，歷時彌久的時命消逝

感日漸淡退。陶淵明則在「歸去來」、「士不遇」和「閑情」的題

目下，將想往中的歸田之樂、愛情之夢，現實中的不遇之悲和設想

中的人生之理熔為一體，表現出一種恬淡、達觀的生命意識。陶淵

明通過檢討過去「既自以心為形役」的違己之舉，總結出「悟己往

者之不諜，知來者之可追，實迷途其未遠，覺令是而昨非」的人生

經驗;將「寓形宇內復幾時」、「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」的有限生

命，融入生生不息的宇宙時空之中 r 善萬物之得時」、「聊乘化

以歸盡 J r 不委曲以累己」、「且欣然而歸止 J 從而達到「導

達意氣 J ( <感士不遇賦序) )、消融生命憂懼，享受人生的寧靜

與永恆。陶淵明辭賦，正是以這種「今是昨非」式的徹悟和富于哲

理的賦句，創造出一種「雲無心以出岫，鳥倦飛而知還」、「行雲

逝而無語，時奄冉而就過」的理趣之美和欣其自得的恬淡之境，以

其情理兼備、超曠自然的藝術風格成就，在魏晉南北朝辭賦史上獨

樹一幟。並深遠影響著後代文學家。如晚年的蘇軾，面對困厄命運

而採取隨遇而安的態度，就頗具陶淵明的曠達悠然。他欽羨「淵明

得此理，安處故有年 J 17 並從中體悟人生哲理 。他垂老投荒，遠

請海南僧州，而作(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) , r 以無何有之鄉為家 J

用「均海南與漢北，擊往來而無憂」的超曠心態來消解思鄉情結，

在夢想中回歸自己的精神家園，更有不同於淵明的曠達境界。而至

江淹那篇真有總結意義的〈恨賦〉裡，雖然「伏恨而死」的情緒感

11 蘇軾， (和陶怨詩示廢鄧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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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心魂，但它通過死的'l:N'，憾來強調生之意義叮理性導向，卻將魏晉
六朝辭賦生命主題的藝術 哲學價值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面。
魏晉南北朝阿生命主題的辭賦作品，突破「賦體物」的傳統，

而將人之生死這 重大的人生問題作為抒寫對象 相當深廣地表現
了賦家自己乃至當時人民的生存環境 人生態乏和真實的思想情
緒。辭賦家們，將「極言其哀」的情感表現與「終之以達」的理性
思索融通交匯 ' 將辭賦作品抒情性的特點與以向美的風尚盡情發
揮，取得了重要叫藝術成戚，不少情理融匯的主名賦作干古傳誦。
此期賦家對生命的憂慮，對死亡的哀痛憾恨，以及在內心苦悶或身
處逆境之時反諸自身的理智 、 曠達等，既表明了當時人們對生命的
關切、對人生的執著，同一也從不同的角度給後人以珍重生命、努
力實現人生價值的有益啟示，對後代文學家如韓、柳、歐 、 蘇等產
;JfZTJP大地豐富了我們民族豐富深刻的人生觀念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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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諸子文體的擴大看漢大賦的形成

谷口洋

京都產業大學外語教研中心

章學誠說 r 古之賦家者流，原本〈詩〉、《騷} ，出入戰

國諸子 1 0 J 諸子文章是產生漢賦的重要因素之一，而新文體的產

生並不僅是文體上的問題，也是社會與文化變化的結果。章太炎

說 r 縱橫既要出，然後退為賦家 2 0 J 因此 ， 文學史家無不言及諸

子文章與漢賦的關係。他們首先指出先秦諸子著作中類似於漢賦

的文章，然後敘述漢初社會與文化的變化。可是，這種作法並非

沒有問題。漢初社會與文化的變化畢竟是「外因 J 只有探索「內

因」一一諸子文章本身的發展過程，才能得到正確的認識。而現

今的文學史，論諸子文章總置之於先秦散文史的一笛章節中，很

少涉及與漢賦的關係;而論漢賦時也只指出其與諸子有關係'未

能詳論具體的發展過程。再者，諸子文章的發展本身不僅是文體

上的問題，同時也是諸子的思想與活動留下的印跡。本文擬站在

上述觀點探索諸子文章的發展過程，以補「漢賦史的前奏曲」中

不可缺少的一筒樂章。

〈論語〉一書，被〈漢書 ﹒ 藝文志〉登在六藝之末，後世昇

l 輩學誠. (校幢通義. ti葉志詩賦 ) • 

2 章太炎. (國故論衡) • (辨詩〉

35 


	970314-0014
	970314-0015
	970314-0016
	970314-0017
	970314-0018
	970314-0019
	970314-0020
	970314-0021
	970314-0022
	970314-0023
	970314-0024

